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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自好著书忙，入室潜惊韵满堂。
骚客方酣千里梦，金牛正踏五更霜。
甘为祖国奋蹄马，愿做人民跪乳羊。
除夕阳和先占据，梅花即赋墨犹香。

林峰老原玉
双角擎天足踏霜，耕云犁雨种琳琅。
夭桃莫负东风意，塞雪应怜北海羊。
玉出蓝田三万顷，诗题华夏九千行。
梅花沁透南山月，满照他乡更故乡。

《香港诗词》为八十八岁老诗人林峰先生
《丑年春早》所做酬唱集和诗已逾三百数十首
矣，鸿篇巨制，洋洋大观，抛珠撒玉，足显辉煌。

钦佩该会同仁为守护传统文化弘扬中华
诗词之担当及砥砺前行之赤诚之心。恭奉一
章以表敬意。

亦深谢该刊经常为拙作编撰专集发表，而
对《香港诗词》将拙作编排于显著位置颇感惶
恐惭愧。

湘湖诗会 ■朱超范

依韵奉和
林峰老《丑年春早》

凡人脸谱 ■王杏芳

小刘爱吃霉干菜

闲坐烹茗 ■俞和良

送君送到仙岩湖

落笔前，得先申明我是个彻彻底底的
唯物主义者，文中涉及桥段与信仰无关。

龙，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
之一，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相
传龙出世必然象征着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山河无恙。不过，今日要说之“龙”，实
乃一条野生江鳗。把江鳗说成龙，并不
是刻意高攀，完全是受茅台“院士”启发，
毕竟我这条鳗是野生的，像极了一条刚
出世的小龙。再说，你能说你见过真龙？

这条小龙是大年廿八，外甥拿来
的，还特别关照是钱塘江里的，最好自
己吃。黄昏时分，我打开氧气袋，小龙
旋即像跳水运动员似的插到塑料箱
底。稍许停歇，又东张西望巡游一番，
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或许他还要倒时
差吧。挑灯回看，此鳗鱼3斤有余，身
高约0.5米，通体呈黄褐色，头型不像一
般的鳗鱼削尖脑袋，而是有点像抗日神
剧的大包头，体格健壮，光洁亮丽，两条

“龙须”一颤一抖，气度不凡。
大年廿九夜，这条江鳗随同“天蓬

元帅”、甲鱼一道被带回了老家。之后
的几天里，江鳗一直关在充满刀光剑影
的厨房里，我则每日去拨弄一下，一边

翻看余华的《活着》，一边给他换水。他
倒不吵不闹、不卑不亢，皮肤光洁如初，
目光炯炯有神。当然，我是无法感知他
的内心，平静愉悦抑或是孤独苦楚。若
是一般的草鳗早沉不住气了，上蹿下
跳、哭天喊地。是啊，“不能胜寸心，安
能胜苍穹”，这条江鳗天生就有龙的风
骨。根据“预案”，这条鳗鱼将于初二中
午端上桌。初一晚上，我照例用筷子去
拨弄一下，口里念叨“你好，李焕英”。
他动了动，放心吧，我活着呢。见他活
着，我像个狱警锁上铁门，提着一串钥
匙大摇大摆地离开。

山里的年，没了鞭炮就少了年味，
显得异常清冷。天空飘着细雨，路灯孤
零零地立在窗外，像个守夜的士兵。按
照山里习俗，初一晚上要早睡，垃圾也
不准出门，所以早早爬进被窝。自从有
了微信，我们就过上了皇帝般的生活，
每天批阅朋友圈的奏折，审阅天下大
事，尤其是春节这样的大节，各路文武
大臣互致新春祝福，直到在岗位上睡
着。奇异的事情发生在后半夜，凌晨时
分，雨停了，天还没放亮，我鬼使神差做
了个梦，我去屋后的小溪杀鳗，刚把装

鳗的塑料箱放下，江鳗就不见踪影了，
今年干旱，小溪流几乎断水，怎么找也
找不到，说是飞走了。梦醒后，我给妻
子说，这鳗不能杀了，我梦见他飞走
了。妻子说：我一直想放掉他，这么帅
气的一条鳗。上午一家人商量着把鳗
放到哪里合适，放水库、楼塔溪，那里尽
管水质清澈，但容易被人钓走，最后一
致同意放仙岩湖，那里充满灵气仙气，
古代就有龙潭的传说。

初二下午，阳光明媚，正是草长莺飞
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我们一家人带
着小龙来到风光旖旎的仙岩湖，湖边的
梅花开了一伞又一伞，含苞的、半露的、盛
放的梅花在枝头挺秀吐香、争春竞劲，好
像无数个花季少年在迎接小龙的到来。
我们避开三三两两游人，找了处港湾，湖
水清澈见底，水草在湖底潇洒流动，我和
儿子携手把箱子放到一块礁石上，我给
小龙讲这里是仙岩湖，也是龙潭，这里有
你的祖先，是离“龙宫”最近的地方，去
吧。我叮嘱完后，就把箱子倒过来，但小
龙却紧紧顶着箱子不肯下来，也许他心
里忐忑不安，不想过早地离开人间，我用
手把他的尾巴放到水里，但他的头还紧

紧地抱着箱子，也许他明白了主人的善
意，不肯下水。我把箱子扣到水里，小龙
才下水，但他并没有纵身一跃，逃之夭夭，
而是调转身子，面朝家人，伏在湖边，久久
不愿离去。我妻子对他说：小龙，你快走
吧，要多保重，多长心眼，不要被人钓走。
我找来一根枯萎的芦秆，轻轻拨弄他，走
吧小龙，明年今日我们全家在这里等
你。他慢悠悠地转过身子，一步一回眸，
然后箭一样地奔向湖心，平静的湖面犁
开了欢乐的浪花。龙是正义祥瑞的化
身，千百年来炎黄子孙赋予龙诸多美好
善良之心性，这条小“龙”亦载满我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

春日的仙岩湖天蓝水碧，微风和
煦，仙岩山如虎踞龙盘，倒映在水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畏自然，敬
畏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将会
变得更加美好！离开仙岩湖，耳畔响起
了白雪的《来生来世相逢》，一起走过的
路/藏进我的心屋/一起做过的梦/留在
你的归处/你我有缘牵手/说好相伴终
生/你我风雨阻隔/谁也不言痛苦/把最
后的轻吻/当作来世信物/用最后的凝
注/给你今生祝福……

万家灯火 ■瞿春红

有种幸福叫忙碌
回到老家，已经过了大年二十三，

正是家家户户最忙的时节。我和婆婆
分工完成了一年一度的“扫房”工作。
老公和儿子在三楼书房摊开了红纸，两
人合作写好几幅对联，一上午就过去
了。下午，我和婆婆把肉、鸡、鱼、青菜、
年糕什么的一一预备充足，老公和儿子
张罗着贴春联、窗花和“褔”。公公负责
烧火，顺便指点江山。

傍晚，每个房间的灯陆续亮起，包
括车库里的灯。老公盯着灯光和电
线，皱起眉头道：“这电线是临时装上
去的吧？都裸露在外可不行。”当天晚
上，老公伏案绘制了从车库到鸡窝、鸭
舍，再到小院里的露天大灶几路电线
安置草图，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半才
收了工。

次日上午，老公从仓库里找出了所
需材料：白色塑料管、螺丝钉、开关、灯
罩……着手安装了起来。我一直觉得

老公不去从事电力工作着实浪费了，他
对于电路的探究简直可以用“孜孜不
倦”来形容。儿子出生不久小手指到处
戳，他立刻将墙壁上的开放插孔换成了
封闭插孔。书房里的电视机，他自己在
墙壁上钻孔，打凿30厘米的圆形管道，
线管嵌入后又用石灰复原，墙壁上完全
看不出痕迹。至于线路的接驳更是巧
妙、方便，播放只需一键操作。客厅里
的五只音响，所有的线路也是他自个儿
完成。他做这些事时，整个人特别安静
沉稳，仿佛沉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在
他身边走动、说话，他都浑然不觉，完全
就是“陷进去了”。

老公全神贯注地工作了大半天，
临近黄昏，他得意地把我们都叫过
去，让我们欣赏他的工作成效。他放
了好多白色的电线管子，那些管子都
被他藏到特别隐秘的地方，若不是他
特意指出来，我们根本留意不到，这

和之前凌乱而裸露的线路相比，当真
是天壤之别。最美的一幕是院子里
的露天大灶。当老公按下开关，大灶
顶部的灯光亮起，瞬间把周遭的景物
照亮。那灯光并不亮得晃眼，倒是有
点儿梦幻般的朦胧。我抬头一瞧，原
来这白炽灯上面竟然罩了一个纱巾
做成的灯罩——那是婆婆的杰作。
坐在这样的灯下烧火，真是又亮堂又
诗意！

第三天，老公一早又在忙碌了，这
次他施展的是木工才华。露天灶台旁
边放着水缸，水缸没有盖子，婆婆用一
张蛇皮袋盖住，上边压块木板。碰上大
风大雨，蛇皮袋不是被吹走就是被雨点
打击得沉入水缸中。老公从烧火的木
柴中选了些合适的，劈、削、刨、锯，拼接
成一块圆形的盖板，盖板上装了把手。
为了防止长期接触水面而腐烂，老公特
地加了一层银色的铝皮。这个水缸盖

子成了婆婆的心爱之物。
第四天，老公和公公两人从山上背

下来一些竹子，两人编起了竹篱笆，装
点屋前屋后的小花园……

正月初一，我们迎来了两桌客人，
老公系上了围裙，和婆婆一起有商有量
地办置出两桌佳肴美味，多数时候，婆
婆只是打打下手。吃饭的时候，老公的
堂哥多喝了一点酒，眼圈忽然红了：“前
年春节，你们来我家做客，我还可以和
我妈一起在厨房烧菜。今年春节，我只
能看看阿达和小婶说说笑笑的样子，过
过眼瘾了。”堂哥的母亲去年没了，去世
前，堂哥成了专业护士：打针、注射蛋白
质、挂盐水、按摩、护理……他唯一的希
望是，能这样继续陪伴母亲五年，但老
天只给了他五个月。

“阿达，真羡慕你能这么忙！”堂哥
说这话的时候低下头，杯里的酒中落入
了一滴液体，晃出了一圈涟漪。

人间真情 ■黄奇霞

此生甚慰有兄弟

我生在萧山，长在萧山，对家乡的霉干菜
扣肉情有独钟。小时候，霉干菜扣肉是过年餐
桌上的一道主菜，只招待客人，节后有余，方能
解馋。想起霉干菜扣肉，就想起家里的土灶，
想起妈妈的味道。

1996年的年三十，我第一次把老公领到
我家见我父母，母亲也准备了满满一桌子好
菜，而他只对那碗萧山“霉干菜扣肉”情有独
钟，还不时赞叹“阿姨做的这碗菜真好吃”。自
那以后，母亲就觉得小刘爱吃霉干菜扣肉，每
到过年都会多捂几碗。别人问她为啥捂得这
么多，她总是满脸幸福地答“我家小刘爱吃”。
等我们关系确定后，老公才对我说：“说实话，
我真吃不惯你们这里的菜，虽然一桌子菜，没
有合我胃口的，你看，白斩鸡一点油气也没有，
有什么好吃的，也唯有那碗霉干菜扣肉好吃
点。”而母亲却认定小刘爱吃扣肉，不厌其烦地
去做。

其实这道菜工序很烦琐，要完成它需要花
费母亲一天的工夫。且不说一个老人买肉花
在路上的时间，即使有现成食材情况下，也是
很费时间的：霉干菜浸泡十分钟，母亲说“最好
挑那些黑油油的陈年干菜”；大块的五花肉入
锅用冷水煮到八成熟；取出五花肉，用刀刮下
皮脂上的残留猪毛、脏东西，分割成10厘米见
方的“豆腐”样，沥干水，用老抽在皮上反复刷
色；将五花肉放进加油的煎锅中，先炸肉皮，炸
至肉皮金红，再翻面炸。炸时要盖锅盖，以免
被热油伤到，这个阶段最费时也最关键，母亲
说“一块豆腐大小的五花肉要炸很长时间，几
块就要炸一上午了，所以，要发煤炉，否则煤气
都要用完，而且火候要管住，猪皮炸得太焦太
嫩都不好”；五花肉从煎锅取出，切成薄片，而
母亲每次切得都要比别人家的厚一倍，她说

“这样夹一块满实”，这是母亲的风格，切块肉
都比别人大点，盛碗菜都要比别人满点，生怕
我们不够吃；煎锅倒入老抽、生抽、料酒和盐
等，母亲觉得小刘爱吃辣，还特意多加了红辣
椒，然后把切好片的五花肉也放进去煮一会
儿；再取出五花肉，肉皮朝下放在碗底，干菜翻
炒后码在五花肉上，干菜上面再加些许碎冰糖
后在大蒸笼里蒸，时间蒸得越久越香，一般40
分钟左右蒸好后，一碗碗就放在阴凉干净处，
不用放冰箱，放几天也不会坏，如果要上桌，再
蒸热，母亲会拿只比装扣肉碗大的盘子，盖在
碗上，然后反扣，盘子里就出现了干菜在下面，
肉皮在上面的拱形的扣肉了。我看着都头晕，
而母亲却不厌其烦，年年如此，有时平时还给
我们做点，因为，她觉得“小刘爱吃”。

“妈，今年不要给我们做了，我们回小刘的
湖北老家过年。”有一年年底我电话告诉母
亲。“我听你们说起过，没事，我已经做好六大
碗霉干菜扣肉了，就是让你们带到湖北去，让
小刘的湖北家人也尝尝我们家乡的特色菜。”
电话那头母亲回复。

那年，我们带着六碗霉干菜扣肉开车去湖
北，虽然我妈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车子里还是
弥漫着霉干菜扣肉的香味，我笑着对老公说：

“这就是传说中妈妈的味道了。”他回：“是啊！
这也是妈妈对儿女的一份爱心。”

“再吃一块，不油。”母亲又往小刘碗里夹
了一块。这个情景总是不断重演，只要有扣
肉，只要跟妈一桌，母亲总会夹给“小刘”吃，因
为他一直认为“小刘爱吃扣肉”，而已经有点

“吃腻”扣肉的小刘也从没有回绝母亲的热情，
一个劲夸耀：“妈妈做的这道菜真好吃。”

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早已不再
惦记这霉干菜扣肉了。老公经常跟我说：母亲
总会把孩子的喜好永久记在心里，而且不遗余
力地去满足他们；而我们呢，哪里还记着母亲
的喜好？很多人连母亲的生日都不记得！

作家陈红华在《老家年味》中说到“熬‘冻’
的人需要我们惦记”，而那个守在煤炉边“炸
肉”的人是否也需要我们惦记呢？千千万万的
母亲是否都需要我们惦记呢？正想着，厨房里
传来母亲对我的喊话：“扣肉蒸好了，把它端到
饭桌上去。小刘爱吃……”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啥时候睡着的
■孙道荣

夜航船

出差，与同事住酒店，第二天早
起，同事说，你昨晚睡得好早啊。

可能是因为旅途劳顿，昨晚睡得
确实比较沉，但是不是早，或者说，是
几点睡着的，我还真不知道。

到酒店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洗
漱了一下，就上床了。与同事闲聊了
几句，刷了一下朋友圈，就躺下睡了。
同事也关了床头灯，躺在被窝里看手
机，他去上了一趟厕所，那时候我还没
有睡着，他“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我
也知道，这说明，直到那一刻，我还没
有睡着。之后的事情，就渐渐模糊了，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慢慢睡着的吧。
但那时候是几点了，我并不清楚，而最
后进入梦乡的那一刻，我也无法确
定。同事听到我呼吸均匀，没啥动静
了，可能就觉得我睡着了，至于我到底
是不是那时候睡着了，连我自己也不
知道。

同事的话，倒忽然让我想弄明白
一件事，每天晚上，我们都是什么时候
睡着的？

这是个难题。你很清楚，自己是
几点钟上床的，也很清楚是几点钟关
灯，并将手机放一边的，甚至能清楚地
记得你最后想的一件是什么事情，但
你无法确定，你是怎么想着想着就睡
着了。

有人能倒头就睡，他就能很清晰
地知道，自己是啥时候睡着的。大多
数人不行。大多数人是躺在床上，辗
转反侧，思来想去，不知道是第几个翻
身后，忽然就困得不行了，睡着了，也
不知道事情想到了哪一步，就不再想
了，然后就迷糊着了。

有人睡不着，数羊。从一数到一
百，没睡着；再来一遍，又从一数到一
百，还是没睡着。接着数。既不知道
是第几轮，也不知道是数到了57，还是
数到了 89，最后就晕晕乎乎睡着了。
还有更惨的，越数越清醒，看看时间，
数了一两个小时，都没能把自己数进
梦乡。

照理应该能知道啊，数到什么时
候，脑子犯困了，神志不清了，最后一

刻记忆短路了，身体和大脑都变空白
了，仿佛漂浮起来了，那不就是睡着的
时刻吗？

却没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是
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脑瓜子往下沉
一沉，就睡着了；而脑瓜子被什么东西
一激灵，就又清醒了。睡着和醒着，是
个悖论，醒着你就没有睡着，睡着了你
就不可能清醒地知道。而以我自己的
经验，很多个晚上，我就是这样迷迷糊
糊地，似睡似醒地，不知不觉地，睡过
去的。

打盹似乎可以更清晰地意识到我
们进入睡眠的时间。有次单位开会，
忽然困得慌，眼皮怎么也睁不开，台上
领导讲第三大点第5小点，我的眼皮合
上了，脑袋歪向了一边，口水都快流出
来了，忽然惊醒，听到领导讲到了第7
小点。那一刻我就很清楚，我是从第5
小点睡着的，又在第7小点醒来的。而
接下来打的又一个盹，可能是从领导
的第四大点第2小点开始，在第某小点
再次醒来。

失眠是另一种情况，它与你并不
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是截然
不同的两码事。失眠是你根本就睡不
着，是你为了想入睡，恨不得抽自己几
个耳光，而一旦你真抽了，你会更加懊
恼，越加睡不着。

幸运的是，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
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你
终于还是睡着了，总算睡着了，除非你
整夜无眠。能睡着，能安稳地睡着，实
在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
的，但一般都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
什么时候醒来的。怕就怕，一个人始
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醒着的，或
者虽然是醒了，却还与睡着了一样迷
蒙，困顿，且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每每谈起儿子这几代独生子女，总
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滋味在心头，不知他
们是幸福，是孤单，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现在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满是幸福和
甜蜜,即使是和两个哥哥的吵嘴、争吃
几粒炒豆……也是无比的快乐。

然而孩提时代是感受不到这种幸
福的。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见识也在
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几个小孩，吵吵
闹闹是家常便饭，也免不了受到来自
家长的呵斥声。初中之前我的生活轨
迹都在农村，没有去过县城，初中了才
有幸去县城读书，那也是得益于有远
见的爸爸，托了关系没有继续留在农

村读书。照两个哥哥的说法，他们也
是功不可没的，校长看他们成绩优异，
一种思维定式……所以我们自然成了
校友。第一次到县城，第一次接触城
镇人，满是惶恐与不安，普通话中夹着
家乡话，带着点自卑、小心谨慎地与眼
中的“居民人”相处，难免有不开心的
时候，这时哥俩就是我的保护伞。得
知她们是独生子女，拥有很多的零花
钱、能看很多的课外书、学很多的特长
……令我羡慕不已，她们拥有的我几
乎都没有，我唯独有的就是学会了诸
多的农活儿，她们是独生子女，没人吵
架，没人争吃零食，集父母万千宠爱于

一身。多么令人羡慕呀！当时的切身
体会就是独生子女真好！尽管俩哥对
我疼爱有加，也无法释怀我对独生子
女的钟情。

长大了，我们仨各自成家立业，随
着年龄的增长，兄弟带给我的幸福感越
来越浓。因为不在同一地方工作，一年
中我们三家和爸妈同时相聚的次数不
多，偶尔是和这家或那家相聚，电话自
然成了我们兄妹间情感交流的工具。

“爸妈身体怎样？我们发洗漱用品了，
有空来拿点去……”想到了就给他们打
个电话或是他们打来电话问，“纸巾还
有吗？用完了下次给你带来。”平淡又

亲密，相互共享单位发的福利。谁家买
房买车了,经济上都会相互帮衬一下，
得实惠最多的当然属我了，几次的买房
和买车，靠的就是俩哥的大力帮助，有
时候总感觉亏欠他们太多了，毕竟还有
嫂子呢，没曾想，俩嫂子也早已加入了
疼爱我这个妹妹的队伍中来了，表现得
更是大方，如同长辈一般爱护着我，有
时又如同姐妹一般说说知心话、聊聊家
常，微信成了我们姑嫂间最好的交流沟
通渠道，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自小生
活在俩哥的大爱周围，身在福中不知
福，现在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有兄弟真
当好！


